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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顾我半生的经历，可以用

句话形容：得法前，心无着落，栖

身黑社会；得法后，充满光明，浪

子回头！法轮大法能把我从那只懂

得打打杀杀的黑社会团伙中挽救

回来，真的是让我回归正道，让我

懂得了人生的意义。 
活而无乐，生死不怕 

在九十年代初，我刚刚二十出

头的年纪，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个

落网的黑社会帮会分子的后背纹

了这样的八个字：生有何欢，死有

何惧！感觉用来描写自己那时的内

心世界非常贴切。于是，这也就成

了我的座右铭。我真的不怕死，相

反我还真怕自己象平常人那样慢

慢老去，感觉自己能为自己认为有

意义的事情痛痛快快的死去才最

好。当时没有任何心法来约束自己

的内心，觉得自己就应该用一些非

常规手段来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 
所以在后些年我召集了一些

有志于打劫、杀人的人，跟他们一

起整日的琢磨怎么抢劫和袭警，后

来觉得没有枪支不方便，就四处买

枪、自己造枪。结果这些坏事都还

没等做成，自己就因为自制枪支而

因人牵连被警察抓去。在那里我懂

得跟警察周旋，也挺过了中国警察

特有的刑讯逼供，最后警察无奈，

只好将我以取保候审的方式释放。 
回到家里准备着东山再起的

时候我的生命在却遇到了一个转

折点，改变了我的一切。 
得大法，走入修炼 

那时候家附近有几位老年人

及妇女在一起练习一种气功，因为

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和那样一

个群体沟通什么，甚至在心里都有

一种嘲笑的感觉：一帮子老头、老

太太能练出什么啊！但是，自己对

武术、气功有种本能的热爱，看到

气功、武术方面的书籍就喜欢买来

看，也许我的机缘已经成熟，一下

就买来了关于法轮功的全部著作，

当时是一九九六年的秋季，法轮功

的书籍只有《转法轮》、《法轮大

法义解》、《转法轮（卷二）》和《精

進要旨》。 
看这些书籍的时，我正因工伤事

故在家里养伤，一天有很多的时间。

看过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功法和的以

前看过、接触过的气功都不一样，这

种功法不同一般。于是，就走入了修

炼大法的路。 
走入修炼我就尽量按照大法的

标准要求自己，我的整个人好像换了

一个人一样，整个就是一个大改变。 
           浪子回头 

通过在大法中不断的修炼，我的

人生观彻底改变，整个人没有了半点

杀气，以前经常在一起的朋友也因为

我的变化慢慢的接触越来越少，更有

原来的朋友说：我学法轮功浪费了一

个人才，当然是指在黑社会打拚的人

才。也因为我的转变，我身边的那些

朋友也慢慢的散了，因为筹建组织、

灌输黑社会暴力思想、出谋划策等，

大都是我来做，我几乎就是他们的核

心人物。也因为我的转变他们也少了

犯罪的机会，差不多都安分守己的生

活了。我给了所有了解我的人一个惊

讶，我学大法对认识我的人都是一个

很大震动。 
我也深知我如果不学法轮大法，

我会怎么去生活，依我以前那样的思

想观念，不知有多少人因我而受到伤

害，我欠的债也靠自己安安分分做苦

工，一点点的还清，还了八、九年的

时间，清清白白的每分钱都是自己的

血汗钱。 
我是一个真真切切在大法中受

益、发生转变的，任何的谎言都不能

欺骗的一个真正的实践者。但是，当

看到教导自己向善的大法被中共造

谣、诬蔑，许多法轮功学员遭受种种

难以想象的残酷折磨，更甚者被迫害

失去了生命时，我的心真的特别的难

过，觉得中共真的是是非不分，真的

是十恶俱全！ 
我今生的荣幸是成为大法弟子，

能成为师尊的弟子是我最大的荣耀。

没有大法法理的教导，我真不知道自

己今天能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以无以言表的心感恩师父的救

度！请大家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

◇（葫芦岛大法弟子）

浪 子 回 头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晚，仲

夏的西雅图迎来了第六十三届海洋

节盛大的炬光大游行。连续第八年应

邀而来的法轮功团体一出现，就引起

观众如潮的欢呼。电视台 KIRO7 对游

行进行直播，主播介绍：“法轮功，

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古老的性命双

修的功法，使人的身心健康得以提

升。”“法轮大法的宗旨是真、善、

忍。”“他们就这么行进过我们身边

已经让我感到平静了！”“我可以感

受到他们的能量！”“绚丽多彩的法

轮大法船！”法轮功队伍的花车以“法

船”为造型，船上载有八位学员，他

们或展示法轮大法五套功法，或向观

众挥手致意，寓意大法弘传，深受世

界不同种族的男女老幼的喜爱。◇ 

“他们让我感到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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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中杜凤春再遭绑架 你知道吗？   
 
 
 

 

7 月 30 日下午 4 点左右，兴城市大寨乡派出所所长

张杰臣，带领兴城市法院李响开着 3 辆警车，到绥中县大

法弟子杜凤春家，以给杜凤春检查身体为由，再次将大法

弟子杜凤春和不修炼的老伴绑架到葫芦岛看守所。 
2011 年 4 月 24 日，绥中法轮功学员田丽平、李春清、

蒋秀兰、杜凤春，到兴城市大寨乡后坟村告诉人们法轮功

被迫害的真相，被当地村民姚强诬告，被大寨乡派出所所

长张杰臣、指导员腾宝林 、外勤佟忠成、林彬、司机王

春喜等人，强行绑架到大寨乡派出所，并对四人家进行了

洗劫。 4 月 25 日，兴城市公安局非法把四人刑事拘留，

关押到葫芦岛市看守所。当时杜风春出现心脏病症状，被

送到医院，经医院检查身体不合格，让家人接回。临回时，

被兴城国保大队勒索 1 万元钱。 

律师指出，中国现行

为邪教，持续这多年的

《宪法》第三十三条

人权。”“信仰自由是

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

有的执法人员严重背离了

则，用《刑法》第三百条

明显违背《宪法》第三

用。 

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高压政策不但违反了普

世原则和中国宪法，而且效果适得其反，如今法轮

功已传遍世界。“从历史上来看，尽管过去的一千

年里对各种‘异端’的迫害不遗余力，但没有一种

‘异端’思想、哲学或教派被消灭。烈火、枷锁和

刑具从来不能迫使人们放弃或改变信仰。”从世界

范围看，法轮功除了中国大陆外，世界上没有任何

国家宣扬他为邪教，禁止他的传播。对比之下，律

师们提出质疑：“难道中国大陆的信仰自由原则与

其他宪政国家不同吗？”“到底谁的标准有问题

呢？”◇ 

法律没有一条将法轮功定

迫害完全是非法的。 

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

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法

理应受到宪法的保障。但是

宪法确立的信仰自由原

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处罚，

十六条，实属无效，不能适

 
 
 
 
 
 
 
 
 
 

此次，狱医检查杜凤春的血压达到 200 左右，给验血，

又不让老伴近前，后来把老伴一个人送回。说是对杜凤春

观察两天，再通知家属。杜凤春大声的对警察说，你们学

点好，给你们的孩子积点德，别做坏事了。李响等人不作

声，只是躲避。 

 
 
 
 
 之后，杜凤春的家属去葫芦岛看守所给杜凤春送衣

服，看守所说没有杜凤春这个人，去拘留所打听也没有。

杜凤春目前下落不明。 
 
 
 杜凤春的老伴已经 73 岁，只身一人在家，惦念在葫

芦岛看守所被迫害的老伴，提心吊胆，吃不下饭。◇  
 

【明慧网】一天傍晚，我和朋友

吃完饭去公园散步。树阴下的长椅

上，两位老人正热烈地讨论着什么。

我和朋友走过去，也想凑凑热闹。 

“啊？怎么这样啊？！”我和朋

友目瞪口呆。 

另一位老人笑了，对我和朋友说：

“你们年轻人没见过的多了。老哥，

再给他们讲个‘大’的。” 

一听还有“大”的，我们催着老

人快讲。 

白衣老人故作神秘地说：“‘天

安门自焚’你们都知道吗？”我和朋

友点点头。 

那可是震惊全国的事件，虽然过

去好多年了，但是那些法轮功自焚的

惨烈场面想起来还挺揪心的。 

 

就听其中一位穿白衣服的老人

说：“共产党是栽赃陷害人家法轮功。

我是公安局的，亲身经历过、见过几

轮过程。”我和朋友一听，来了兴趣，

忙问怎么回事。 

图：央视“自焚”镜头：王进
东全身烧黑，两腿间的塑料汽
油瓶却不燃烧、不变形；警察
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
他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
盖上。这是在灭火还是拍戏？ 

老人说了起来：“有一次，我们

一群警察让穿便服，乘坐几辆警车在

一栋楼前停下。我们头儿说：‘你们

集中到这楼里的一个屋子里，无论发

生什么，都不要大声嚷嚷。’我们莫

名其妙地到了那个屋子里。刚一会，

就又进来几个警察，有的拿着摄像

机、有的拿着黑头套。说是法轮功闹

事，把黑头套套在我们集中一起的警

察头上，嚷嚷着推推搡搡地将我们

‘带进’车里，有很多老百姓围观。

我心想，哦，是让我们演戏，陷害法

轮功、欺骗百姓，够损的。几天后，

电视播出说法轮功聚众闹事被警察

抓获。” 

“当时我就在现场。”老人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竖起耳朵仔细听。 

“我们很多辆警车围在天安门附

近待命，维持秩序，不让老百姓靠前，

更不能让记者进入广场。而广场里却

有很多人忙来忙去。我们几个私下议

论，又在搞啥名堂。等中央电视台播

放‘自焚’案时，我明白了，敢情又

自导自演了一起假案。” 

“啊？！”我和朋友张大的嘴巴

半天没合上。 

图：重度烧伤病人最大的危
险是细菌感染。采访自焚者
的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也不
戴口罩帽子，就拿着沾满细
菌的话筒近距离问话。 


